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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六月笑盈腮，
喜鹊声声报信来。
枸杞葡萄悬彩玉，
高粱水稻聚丰财。
身居宁夏豪情涌，
眼见黄河锦绣裁。
塞上江南多好戏，
何辞造梦广登台。

塞上江南——宁夏
□ 陈 军

荷依然在池塘里亭亭玉立
蝉依然在绿叶的缝隙里
弹奏有些单调的乐曲
风里还不曾有一丝丝凉
让草尖的绿褪去
时光总是缓缓地走过
一切都来得及

来得及将荷香封存进记忆
来得及将蝉鸣灌成唱片
来得及将或浅淡或浓郁的绿
写进那本旧诗集
我要在越来越高的天和云朵里
望见秋天最初的美丽

哪些叶子最先飘落枝头
谁家的菊花最先绕了东篱
一场秋雨一场凉的叮嘱
又是谁心头最动人的旋律
翻开日历找到立秋的日期
不和夏说一声再见
是我还舍不得让它离去

立 秋
□ 吕会香

N 且听风吟

N 百姓生活

N 灵 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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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拂来，携走我穿越时空的思绪，我突然
明白，生活不仅要有诗意的微笑，而且还要保持
豁达开朗的胸怀，才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

这段文字摘自马慧萍散文诗《对酌》，阅读这
样的文字，可以看出马慧萍对生活的理解和态
度，那就是充满“诗意的微笑”，也是“豁达开朗的
胸怀”。在马慧萍看来，这二者是“人生不可多得
的财富”，这种向上向高的认识和境界，也许是马
慧萍灵秀生命的底色，经由“散文诗”的文字的历
练而被照亮和显现出光泽来。

出生于宁夏隆德的马慧萍，应该是在宁夏西
海固地区走完她的童年和早年读书生活。我想，
也许是受文化背景影响，马慧萍和很多西海固成
长起来的作家一样，在潜意识里有着较为一致的
追求及共同的爱好和向往，那就是：让自己的生
命和文字结缘，让文字照亮生命的底色，如此，在
成长过程当中，有意无意地，文字便成了生命成
长的陪伴。

准确地说，马慧萍真正算得上散文诗的创作
应该是从 2021年开始，她凭借善良、聪慧和努力，
在散文诗创作上取得突出表现，没有辜负大家。
自2021年9月，马慧萍散文诗《前世今生红树莓》获

得宁夏散文诗征文三等奖以来，一年多的时间，
散文诗《小径·外二章》又登上文学大报《作家
报》。由马慧萍简单的散文诗创作发表历程可以
看出，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马慧萍创作突飞猛进，
她的散文诗创作正在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马
慧萍把自己从体裁的盲目性里解放出来，专注
于散文诗，借助于散文诗这种体裁的优势，其
文字似乎有了飞翔的翅膀，令其散文诗创作脱
颖而出，成为地方文学的一道亮色。几年间，
马慧萍的散文诗作品以“宁夏散文诗专版”专
辑或其他形式登上《开封广播电视报》《湛江日
报》《玉都文学》等区外报刊及《塞上散文诗》

《中原散文诗》等区内外专业性强的散文诗刊
物，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马慧萍以精湛的散文
诗作品冲刺和亮相《散文诗世界》《飞霞》等全
国性文学大刊，以优秀的散文诗作品几次荣获

全国性散文诗征文奖、宁夏散文诗征文奖等奖
项，这些成绩既是马慧萍的个人荣誉，也可以管
中窥豹，略见宁夏散文诗创作实绩及宁夏散文
诗专业委员会在培养散文诗新人方面所做的努
力。因而，研究 21世纪以来尤其近年来宁夏散文
诗的创作特色，马慧萍的散文诗创作，有其代表
性的个案特点。

她散文诗创作的突出特点可以归纳为：经由
文字照亮的生命底色。比如《仰望一座山》：“我
无法穿越千年血泪的历史，却看见从历史深处走
来的那个人和他的将士们，紧握金戈，把自己守
望成一座座坚挺巍峨的贺兰群山，任一波又一波
的白浪从脚下滚上膝盖、胸脯，又爬上两鬓、眉
毛、染白发丝，任滴滴血泪滴进泥土，红遍万里河
山”，这样的文字，既是对一段历史的缅怀，也是
对一种精神的讴歌与礼赞；《腾空嘶鸣的马》由石

壁之上的一幅雕塑诱发联想，金戈铁马、烽火狼
烟的历史故事和腾空而驾、仰天长啸的英雄本色
便含蓄在悠扬温婉的文字里，绕梁不绝。再比如

《对酌》：“我敬谪仙才华横溢诗情万丈生辉千年，
谪仙笑我纤弱如竹不胜酒力并非岑勋”，同样能
读出马慧萍对潇洒人生的仰慕。另外，她的《故
乡》《七月记事》《六月夜语》等组章，在悠扬温婉
的叙述里折射出向上向高的认知与境界，也能诗
意地呈现善良、认真、热爱、温情、灵秀、聪慧、细
致、雅静等优秀品质，我认为这样的品质，就是马
慧萍的生命底色，经由散文诗这种恰如其分的文
体，深刻地被照亮。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散文诗的道路上，马慧
萍一定能优雅而持续地散发出属于她的亮丽的
生命色彩。

作者简介：李耀斌，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经由文字照亮的生命底色
——读马慧萍散文诗

□ 李耀斌

我妈小时没进过学堂，成人后扫盲班亦未读
过。老人家虽是文盲，仍多少识得几个字。比如

“四川”，是她终生相依的祖籍；比如“北京”，是我
当兵的地方；比如“天津”，是她熟悉的所在（曾两
度来津）。此外，我爸我妈加上我，三人姓名的九
个字，以及阿拉伯数字，她都认识。退休后，时常
光顾大院传达室，有时邮递员刚走，收发尚未分
拣，我妈自己动手，只消三五下，便“甄别”出我寄
回的家书。

自从装上电话，我便不再写信。我爸去世
后，我会每天跟我妈通通电话。我妈嘴里，从来
愁事少，乃至无；始终趣事多，盈耳也。电话打
去，问她在做啥，回答往往是“打毛线”。除去夏
天，春、秋、冬三季，我妈似乎都在织毛活。从年
轻时起，已成她独有的业余爱好。我妈擅长“盲
打”，技艺出众，平针、平反针、罗纹针、元宝针，尽
可玩弄于股掌，并无偿指导几代学徒。

我妈的毛线，一直打到耳聪目明的八十多
岁。有回电话刚通，我开个玩笑：“又为谁忙？”我
妈笑了：“小王。”保姆小王，照顾我妈，已有六
年。小王不会打毛线，只会挽线团，她为自己的
丈夫（在老家务农）、女儿、女婿（在广东打工）挽
了数不清的线团。最后经由我妈，一针一线地，
织成小王全家的冬衣。

毫无征兆，我跟我妈的电话，会在那一天戛
然而止。2010 年 8 月 12 日，我妈深夜突发脑溢

血。我从长春赶回达州，直奔监护室。我妈昏迷
着（直到离世，再未醒来），我挨近她，叫了几声

“妈”，我妈没有应我。端详她的面容，仍如往常，
平和，慈祥，好像刚刚入睡。多年来，每回同我妈
聊天，喜欢看着她说话。从年轻，到高龄，我妈脸
上，对人总是和颜悦色，遇事总是不卑不亢。寒
时看去，有默默的温暖；暑时看去，是静静的清
凉。见过她菜市上讨价还价，从无强买，全是商
量。我妈从不佩戴任何首饰，但街头巷尾时被拦
住，言辞悲切的男女，掏出祖传古董，欲救急贱
卖。我妈一律抱歉笑笑，侧身闪过。她始终远离

“便宜”，也就从未品尝过悲喜交加的揉搓。从她
脸上，能窥见内心的干净，是那种本色的文明。
而恰恰因为我妈并无文化，让我体会到文明与文
化之间，虽一字之别，却画不得省事的等号。

六天六夜后，我妈悄然而去。起初让人恍
惚，有些半信半疑。很快振作起来，操办老人的
后事。我妈去世，等于宣告，在这个地老天荒的
人间，我家上一代人，均已仙逝。

殡仪馆一间收费不菲的灵堂里，冰棺考究，
我妈安卧其间。高大的立式空调，让宽敞的空间
一派凉爽；四周鲜花，给一位退休职工平添尊
贵。我妈去世后，没有通知任何领导、同事、朋
友，到场者，全是我爸我妈的侄男侄女及其后
辈。我家人丁兴旺，开枝散叶五六十人之众。我
周知全体亲属，除花圈、挽联外，不接受随礼。一

切体面，不是做来看的，而要让自身合适。亲人
们冒着酷热，从四面八方赶回达州，就应该是在
恬静的悲痛里，陪伴他们素来惦念的骨肉至亲。

屈指算算，从我当兵离家，至我妈去世，共计
四十一载。只是开头三年，无缘探家，之后寻找
种种机会，每年至少回去一趟。加上书信、电话，
对父母情形，自认了如指掌。而这回阖家相伴我
妈，追忆种种过往，好多竟为我闻所未闻。也只
有这时才算明白，父母把我养大，我不曾有任何
报答，便远走他乡。尽管岁岁回去团聚，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形同客人，依旧“隔山隔水”。这么
多年，没从我妈嘴里，听到过一句抱怨，或是说些
鞭策，希望我进步、发财。我妈对我的勉励，从来
都是“要把伙食开好哟”。我妈总能抓住事物的
本质，她没有文化，但她有母爱。许多川人不太
介意身外之事，巴蜀俗话也是这么说的：“人行千
里登上天，出息只看吃与穿。”

白昼连着夜晚，如此情境下的值守，是不曾
有过的经历。我切肤有痛，此乃人生中非同寻常
的忧患，但不觉得光阴漫长，也不会哀哀得无边
无际。灵堂里，听不到通常治丧中的哭泣，现场
反倒时而也有欢声，时而也有笑语。大人与孩
子，都懂得人世恩情，又有各自的表达方式。斯
时，我妈也一定在静听这些情景交融的往事。此
情此景，让人百感交集：慈爱的妈妈，你将在晚辈
心中快活地永生。

我妈下葬那天，山青天蓝，凉风习习。我们
上得雷音铺，俯瞰明月江。墓园工匠已将我拟就
的墓碑雕刻及安装做完。我面朝大理石碑门正
面，逐字口诵。右首为我妈生卒年、月、日，左首
为立碑年、月、日。正中竖雕一行正楷：母亲赵碧
山之墓。偏左一行小字，由我署名敬立。再读两
侧花岗岩所镌对联：明月东来福延子孙，雷音西
去德随先人。横批：山高水长。

之后数日，忙于善后。某天，出人意料，我从
顶板上翻出一个纸箱，内装铜壶一把。民国年间
的物品，是我妈结婚之时，娘家嫁妆之一。此壶
非砂模铸造，由乡间铜匠一下一下手工敲出。壶
身、壶盖、壶把，点点叩痕，精细悦目。我六岁那
年，在工厂缝纫社上班的我妈，突然下肢瘫痪。
不巧我爸正借调外地，家中饮水，由我提着铜壶，
至百米开外龙头接取，每趟最多半壶，且需双手
同时用力。哪怕一路偏偏歪歪，对旁人帮忙，一
概不要，逞勇自己能行。如是半年，至我妈腿疾
痊愈。

北归时，这把铜壶，是我带走的唯一遗物。
我将它搁放在书柜上，几乎天天都会有意无意地
瞄上一眼。它已深存吾心，但从未带来任何苦楚
记忆，亦不会让人动辄伤感，反是常有一股骄傲
泛动心头：以六岁孩儿之力，仗壶闯荡，扶助我
妈，度过了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

作者简介：任芙康，《文学自由谈》原主编。

母 亲
□ 任芙康

妻子做好饭，安顿好婆婆，收拾好家里，丈夫
回来了，手中提了一个鸟笼。里面有黑、黄、蓝、
绿、白等多种颜色搭配很漂亮的两只鸟。

妻子笑着对着鸟儿说：“你好！欢迎来我
家。”“它们是虎皮鹦鹉，又不会说人话！”丈夫
说。“它们是一对吗？”妻子问。“蓝鼻子是公的，白
鼻子是母的”。细看，果真，一只蓝鼻子，一只白
鼻子。蓝鼻子比白鼻子长得好看——绒毛毛的
下面，深蓝色的鼻子很好看；尾巴也很长，翠绿与
黄色相间。

两只鸟安静地相互偎依着，很乖巧，很友
好。“它们会怄气耍脾气吗？”妻子问。丈夫看了
看鹦鹉，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道呢！”“动物很讲
团结友爱，和平共处呢！”妻子有所暗示地说。

“它们到了陌生的环境有些怕生，我买的时
候它俩跳来跳去，活泼得很。”

有了鹦鹉的话题，他俩和好了。
从此，家里多了两个成员，两张嘴，两只不会

说话的鹦鹉，它们活蹦乱跳鸣叫不停，在笼子里

跳来跳去，相互戏耍。每当吃饭人多相互说话，
它们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天热了，它们也会不
停地叫，只有黑暗或寒冷时，才会安静一会儿。
多数时间，它俩都是在一起，很惬意的样子。偶
尔，它们一个不理一个，极为安静注视周边环境；
多数时间，它俩显得极为亲昵，有时用喙叨啄对
方的羽毛，有时用爪子相互梳理羽毛，有时依偎在
一起，有时说一些人听不懂的情话。

自有了白鼻子和蓝鼻子后，丈夫和妻子的生
活似乎忙碌起来了。没有吵架和怄气的时间和
空间了，他俩极其喜爱可爱的虎皮鹦鹉，闲暇时
间多数精力花在两只鹦鹉身上了。

喂食时，偶尔鹦鹉会瞅准盯稳迅速飞出笼
门，这便是全家最为惊慌失措的时候。因为有宝
贝孙女，有瘫痪的老人。于是，夫妻俩常年把它
们关在鸟笼里，它们似乎也很享受无忧无虑有食
有水的日子，还有人打扫卫生的舒适环境。

一年过去了，丈夫想有只小鹦鹉，想了许多
办法，给两只老鹦鹉买了塑料小房子，甚至用小

纸盒做了“产房”。但始终没有看到白鼻子有什
么动静，倒是蓝鼻子频繁进入产房，无声无息地
待着。

买黄米，买鸟食，甚至喂菜叶，捉虫子喂白鼻
子和蓝鼻子，成了夫妻俩的生活乐趣。老人也喜
欢看着两只鹦鹉跳来跳去，活泼玩耍的样子，她
坐在轮椅上，很开心。

家人要外出，让亲戚代养鹦鹉几日。不料，
第二天，亲戚就打电话说白鼻子死了。虽然有些
可惜，但生老病死，人都逃不脱，何况一只小鸟呢？

回到家里后，妻子发现仅剩的蓝鼻子很没精
神。羽毛粗糙没光亮，也不好好吃食物，不但不
进窝，蔫不拉几的，好像生病了，悄无声息地半卧
着，也不跳来跳去了。老公又去买了一只白鼻
子，家里又有了叽叽喳喳的声音。

不久，丈夫发现蓝鼻子爪子勾在鸟笼的铁丝
架上，头朝下，莫名其妙地死了。在打扫鸟房时，
发现了许多美丽的羽毛，原来他们在筑安乐窝。

妻子将白鼻子鹦鹉放飞了。

两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大声叫：“鹦鹉！虎
皮鹦鹉！真好看！”“咱们抱回家吧！”“不知哪里
来的？”“它受伤了，我看见它是从楼上掉下来的。”

妻子看到马路上，两个小姑娘把白鼻子抱
走了。

丈夫出于对虎皮鹦鹉的眷恋，又去鹦鹉摊点
上溜达。发现两个小女孩提了个鸟笼子，也在鸟
摊前转悠，里面有只虎皮鹦鹉。

白鼻子！丈夫一惊，那不是妻子放飞的那只
鹦鹉吗？

只听见小女孩对商贩说：“叔叔！这只鹦鹉
生病了，你会给鹦鹉看病吗？”

商贩端详了一阵说：“这只鹦鹉有宝宝了，你
们要好好护理呀！”

“有宝宝了？！”两个小姑娘不知所措。
“你们家还有一只蓝鼻子吧？”
“没有，我家就这一只，是我姐姐捡的。”扎蝴

蝶结的小姑娘伶牙俐齿地对商贩说。
“那我就替你们先养着，等它的病好了，生了

小宝宝，我再送你们一只蓝鼻子，好吗？”
“好呀！反正我俩也不会照顾！我们会常来

看它。”
“好的，和谐共生，都会快乐的！”
商贩把鹦鹉放飞到群聚的鸟笼里后，白鼻子

又活蹦乱跳起来，不知它有没有认出主人。

白 鼻 子 蓝 鼻 子
□ 云 天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向往已久的杭
州，漫步西子湖畔，欣赏“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
空蒙雨亦奇”的美丽风光，领略西湖畔悠闲、舒适
的慢生活。

在西湖入口小广场，几个大爷踩着轮滑疾驰
而过的身影深深地震撼了我。一名七十多岁的
老者戴着头盔、绑着护膝，踩着轮滑，双臂平伸，
上身前倾，双脚交替向前滑去，仿佛展翅飞翔的
燕子，轻快又自如。另一名老者同样的装扮，双
臂随着双脚滑行前后摆动，犹如奔驰的骏马。另
外几个老人虽然没戴头盔，但也姿势潇洒紧随其
后。他们精神矍铄，从容不迫，好一群充满活力
的老人！

不远处树荫下摆着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旁
围坐着四个老人在玩扑克牌。在这夏日的清晨，
在西湖之滨，阳光不燥，微风轻拂，安详的老人们
默默打牌，间或抬头眺望。三面环山的西湖辽
阔、浩渺，映照着蓝天的湖面波光粼粼，有游船缓
缓前行。山不高，典型的南方特征。远处藏青色
的群山笼罩了一层乳白色的薄雾，近处的山峦树

木葳蕤，郁郁葱葱。赏景、娱乐，在这些老人间近
乎无声地进行，这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正可
谓时光无声，岁月静好。

沿着湖畔轻踱慢走，有靠椅供游人休息。临
水而坐，赏湖光山色，看荷花，自己也成了西湖的
一处风景，闯入了别人的镜头。“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多么应景又有哲理
的诗句。

继续前行，高亢的歌声自前方传来，沿湖路
的廊檐下一群中老年人围在悬挂的乐谱前放声歌
唱。歌者大部分是当地市民，也有游客加入其中。
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底气十足的中年人都
一脸认真，一脸陶醉。《打靶归来》铿锵有力，《难忘
今宵》轻快欢乐，《我和我的祖国》婉转深情……
一首首歌曲是对时代的回忆，对生活的赞美。

唱罢几曲，情绪高涨。信步环湖而走，随性、
惬意。没走多久，一座单孔石桥横亘眼前，有人
在桥上拍照，这就是著名的断桥。相传白娘子与
许仙凄美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此。与断桥遥遥
相对的雷峰塔就在净慈寺前面。法海施法将白

娘子收进钵盂镇压于雷峰塔下，惹得小时候看电
视剧的我们很讨厌他。此时阳光下的湖面荷叶
挨挨挤挤，荷花千姿百态，真是“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有舒缓的音乐传来，那是湖边的方形亭子里
有一群人在跳交谊舞。走进凉亭，坐于四周的长
凳上，看人们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弟弟拉着母亲
步入舞者的行列，不料母亲在弟弟的带领下竟也
舞步蹁跹，进退自如。目光随着他们移动，暖意
在心中流淌，笑容在脸上绽放，我拿起手机拍下
这一温馨画面。

作为异乡游人，在西湖之畔高歌曼舞，就像
在自己的家乡毫无违和感。“山外青山楼外楼，西
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
州。”诗人对北方沦陷，迁都临安的南宋王朝苟且
偷安、歌舞升平极具担忧和讽刺。但也不难看出，
从古至今，西湖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一直是人们休
闲、放松的人间天堂。不同的是，如今西湖是老百
姓的休闲地。盛世中华，国泰民安，我们从北方
来到这里，目睹、参与了西湖畔的慢生活。

西 湖 畔 慢 生 活
□ 史英杰

“北归时，这把铜壶，是我带走的唯一遗
物。我将它搁放在书柜上，几乎天天都会有
意无意地瞄上一眼。它已深存吾心，但从未
带来任何苦楚记忆，亦不会让人动辄伤感，
反是常有一股骄傲泛动心头……”“我无法
穿越千年血泪的历史，却看见从历史深处走
来的那个人和他的将士们，紧握金戈，把自
己守望成一座座坚挺巍峨的贺兰群山”……

在生命的漫漫洪流中，一个人心灵深处
的笃定，可以令其生出无限智慧与勇气。

我们有幸感知的人间真情，可以陪伴我
们走完一生的旅程。

杯子满的时候，不需要向外去抓取。当
内在的力量不够强大时，我们想要去证明
自己。

当我们自己还不够丰盛的时候，我们才
会一味地渴求丰盛。向外抓取，也是来自

“自我定义”。如果你一直认为，拥有的还不够
多，所以才想要问他人“借”、向外物“求”。

一旦一个人开始理解、信任自己，以智
慧为明灯，通过不断的学习、践行，不断地看
到自己的不足，突破自己的局限，就能达到
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圆满。

当意识到这个“原点”与全然的自信同
在，就会发现，不需要从外在和他人那里去
抓取任何东西。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圆融
自洽、自由自在的。

达到这个状态很难，因此，所做的训练
就是，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境界。

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如意，很多人不能
接纳，始终抗拒。而事实上，一个人只有内
在真正地“接纳”，才具备改变的力量。

比如，想要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想要看见一个更美好、更强大的自我，但是
很多时候，在过去的数十年，我们内在还有很
多的“凹洞”没有疗愈；还有很多情结，没有
真正放下；还有很多的卡点，没有真正通关。

也因此，还有很多的障碍，未曾真正地
去超越。

此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知行合一”
“心不唤物物不至”等哲学思想就显得格外
实用。只要我们打开所相信的那个自我定
义，打开发自内心的真诚与想象力，就拥有
了更多的能量。

把想要看见的最高理想的自我，带进现
实中，把自己带到当下这一刻，去创造和突
破最大的可能性，便会让树成树、让花成花，
就能无限地靠近自己最完美的模样，自在、
清凉、喜悦。

工笔牡丹 于非闇


